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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华东支前英雄”唐和恩有根小竹棍，

他将走过的 88个城镇乡村的名称刻在了

上面，形成了跨越山东、安徽、江苏 3 个

省，长达 3000 公里的人民支前历程图。

这支小竹棍就珍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

唐和恩的小竹棍上有一处地名叫濉

溪口，他在旁边特地标明“飞机炸”。唐

和恩到达濉溪口的那段时间，是前线需

要粮量最大，也最急的时候。江苏宿迁

县大兴区姊妹团团长朱永兰接到送粮任

务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她急急赶回家

中，对父亲朱寿全说：爹，我们要去前线

送粮食了，夜里就走，你给我把车子收拾

一下。朱寿全问：远程还是短程？永兰

道：得好几天的行程呢。朱寿全看看女

儿道：你一个女娃能行？永兰喝了口水

说：在家里我也推过车子，咋就不行？前

线急需粮食，现在还分什么男女？

朱 寿 全 知 道 女 儿 的 脾 气 ，说 一 不

二，他张张嘴，没说出什么来，就到一边

给永兰收拾车子了。

朱永兰这年才 18岁，她身材高挑，面

容姣好，生了一双明亮清澈的眼睛，是十

里八乡出名的好姑娘，朱寿全很是自豪。

朱寿全之所以对女儿格外疼爱，是因为妻

子去世早，永兰跟着自己吃了不少苦。那

一年，永兰的母亲正在地里劳作，被日军

飞机炸死在地头上，当时永兰才 9岁。共

产党的队伍到了大兴后，从没进过学堂的

永兰在识字班里学到了文化。

她能说能干胆子也大，常替村里的穷

人打抱不平，连村里的地主都惧她三分。

有一次地主对朱寿全说：你一个老实人，

怎么就养了这么个张牙舞爪的丫头呢？

永兰 15 岁就当上了大兴区姊妹团团长，

她带着姐妹经常到各村发动妇女支前，认

识了周大专村的青年周德立。周德立一

米八的大个子，是村里的民兵，曾打死过

两个鬼子。他见永兰秀美，就常在她眼前

晃荡。周大专村的妇救会会长笑着对永

兰说：看这小子对你有意思。永兰听了，

没说什么，只是咯咯地笑。周德立住的离

朱永兰所在的村不远，有时周德立就借口

找永兰谈工作，一来二去，永兰对身材挺

拔的周德立有了好感。周德立见火候到

了，就托妇救会会长去提亲。永兰说：现

在男女老少都忙着革命，他急什么？他应

该报名参军打老蒋。周德立早就有当兵

的想法，听了永兰的话，一跺脚就到队伍

去了。永兰在向前线送粮的路上时，周德

立正在东北的战场上呢！

朱寿全收拾好了独轮车，永兰也找

出了几双鞋子，一边说：这雪天泥地的，

得多带几双鞋。朱寿全看看女儿，突然

道：我也跟你们去。永兰说：你就不用

去 了 ，中 队 长 说 人 手 足 够 了 。 朱 寿 全

道：这样的天气人越多越好，我年纪 40

多了，可力气还够用的。正说着，刘秀

生 来 了 ，一 进 门 就 道 ：永 兰 ，我 还 是 要

去 ，发 点 烧 算 什 么 ？ 庄 稼 人 还 在 乎 这

个？说什么我也得去，咱们这一片的人

都分在你这个小队了，你是小队长，我

就找你。永兰说：你还有眼病，咱们多

是走夜路，你能行？刘秀生急忙说：只

要两个眼没瞎就行，再说跟着你们走，

我还能翻到沟里去？

二

这次上级给大兴区的任务是往前

线 送 9 万 斤 大 米 ，区 里 很 快 就 发 动 了

1000 多个民夫、907 辆独轮车，还专门成

立了运输大队，大队下设 3 个中队，一中

队队长是李永祥，有民夫 370 人，独轮车

350 辆。朱永兰是一中队一分队队长，

队 伍 集 结 到 倪 家 渡 村 时 ，多 出 了 一 个

人，是王青云的老婆刘英莲。王青云还

在赶她：快回去，你一个娘儿们跟着跑

什么？刘英莲指着永兰道：她是不是娘

儿们？哎，她是不是娘儿们？这时候谁

都出些力，不分爷们娘儿们！周围的人

一听都笑了。李永祥道：打老蒋就得需

要这样的劲头，去吧！英莲听了，得意

地看了丈夫一眼，又拽了一下永兰的衣

襟，不好意思地说：妹子，你还是个水灵

灵的大姑娘呢，嫂子不该这样说。永兰

笑道：就咱两个女的，正好做个伴。

队伍刚刚上路，天上就飘下了雨，

大家都把雨布和外衣盖在粮食上。入

冬以后，天上就零零星星地飘过几次小

雪，可大兴区运粮队刚到睢宁地界的时

候，阴沉的天空就落下了大片大片的雪

花来。风很大，雪也越来越密集，漫天

飞舞着。前几日的雪大都化了，泥路上

只冻了表层，脚落在上面，泥水就一下

子漫过了鞋子。大家开始试探着往前

走，后来也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甩开了

步子。没走两天，队伍分了三路，各自

向战地东南的 3 个接收站赶去。到了下

半夜，朱永兰和中队副队长高全忠带着

一路人马到了张湾河。朱永兰说：你们

先不要下来，我先试一试。说着提着马

灯就往前走，河岸坡度很陡，被厚厚的

积雪覆盖着。朱永兰刚走了几步，就踉

跄着一下子滑了下去，河底的淤泥顿时

没过了她的膝盖。永兰深一脚浅一脚

地走到对岸，又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回

来。她大声说：河里没水，就是淤泥太

深，我探了探，这段浅，还硬些，我在前

边带路，抓紧过吧。高全忠对大家道：

过了这道河，前边还有一段山路，老蒋

的飞机一直盯着那地方，三天两头就炸

几次。咱们过河后，都要快速跨过那段

路去。他说着，就带着几个拉车的先下

到了河底，大家七手八脚，才把一辆辆

车子滑到了河床。朱寿全的车子也下

来了，永兰问他：爹，你能撑得住吗？朱

寿全大口喘着粗气，半天才说：还有年

龄比我大的，他们能行我也能行！朱寿

全 说 的 那 个 年 龄 大 的 ，是 50 多 岁 的 李

奤。这个“奤”字，本来就是指行动笨拙

的人，李奤又是这个年龄了，确实显得

不利索。本来这次是不让他来的，他家

里刚分了几亩好地，说什么也要为革命

出把子力气。他在河底淤泥里推车，加

上前边拉车的，与其说推，还不如说是

抬。李奤推到一半，终于坚持不住了，

干脆就一屁股坐在了泥地里，前面拉车

的大勇一时猝不及防，也坐在了泥里。

他站起身一看，灯影里，李奤几乎半躺

在泥里，脖子抻得老长。他对大勇说：

让——我——喘口气吧。王青云推着

车子，一面吼英莲：你平日里那些能耐

呢？英莲顾不上回话，只是低着头往前

拉 ，可 车 子 只 是 摇 晃 着 ，还 是 没 能 前

行。英莲一下子瘫坐在泥里，抹了一把

脸上的泥浆，不禁放声大哭：我吃奶的

劲都用上了，腿也冻得不听使唤了，你

还这样说，你有没有良心？王青云见妻

子 这 样 ，有 些 于 心 不 忍 ，就 说 ：你 先 等

着。说着从车上扛起一袋子粮食，往对

岸送去。来回了几次，车子少了一些重

量，终于推到了对岸。永兰举着马灯，

来回走动着，一会儿帮帮这边，一会儿

又帮帮那边，已经成了一个泥人。

雪花本来是轻飘飘的，可被风赶着，

也有了些分量，不时打在脸上。在上对岸

的坡时，刘秀生本来有眼疾，平日里就眯

着眼睛，这下更看不清了。他心里着急，

脚下打了个滑，车子一下子退了回来，他

也摔在了泥里。朱永兰和大勇在前面给

他拽车，也跟着跌了下来。大勇火了，吼

刘秀生：你是怎么驾的车？想腾云驾雾

呀？刘秀生被车把撞了一下脑袋，半天没

说出话来。朱永兰手里的马灯也摔在了

泥里，幸亏还亮着。她和大勇把刘秀生拉

起来，这时又过来几个人。大家一齐动手

连推带抬，终于到了岸上。

三

过一条并不多宽的河道竟然用去两

个多时辰。高全忠在村里当过民兵队队

长，这一次主要是负责安全，他见大家都

上岸了，就喊道：天快亮了，大家先别松

劲，抓紧过了前边那道山梁子。人们听了

顾不上歇息，又推上车子往前赶。东方已

经有了一缕亮色，催得更急。大家上岸后

浑身都冻麻了，只顾张着大口喘气，并没

有留意自己的双脚。很多人脚上的鞋子

已经被淤泥拔掉了，有的剩下一只鞋子。

山路上，都是些大大小小的碎石，朱永兰

赤着双脚，她只觉得脚好像比之前轻快

了，并不知道鞋子没了。有的人脚上的鞋

子磨破了，走起路吧嗒吧嗒直响。朱永兰

一边举着马灯，一面借着这节拍喊着顺口

溜：同志们快点赶，不远就是收粮站，前方

将士吃饱饭，才能齐心协力打老蒋！

天空突然响起了飞机的引擎声，车子

大都走进了安全地带。王大强年纪大，跟

在后面。高全忠接过他的车子，一边推着

一边说：你快跑，跟上大家。正说着，国民

党的轰炸机已经到了上空，飞机打了个盘

旋后就俯冲下来，接着从机头射出一串串

子弹，又扔下一颗炸弹。那炸弹与空气摩

擦，发出瘆人的哧哧声。泥地太滑，车子

跑不快，这时前面的人喊：快放下车子，快

放下车子！高全忠舍不得放车子，还是挣

扎着往前跑，最后连人带车滑到路边的一

条沟里。飞机又投下一颗炸弹，高全忠下

意识地扑在粮食上。爆炸声过后，高全忠

头部被一块弹片击中了，血流如注。朱永

兰他们跑了过来，见高全忠嘴里冒了一股

股的血，他眯着眼艰难地说：粮——食，粮

食。永兰急忙道：高队长，你放心，粮食都

好好的！高全忠嘴角嚅动着，点点头，闭

上了眼睛。

不远就是黄庄，为防备飞机轰炸，朱

永兰带着 100多个民夫来到这里，黄庄的

乡亲们看到支前的民工，都往家里领。黄

庄是个小村，各家各户都住满了，朱永兰

让大家在房间歇息，自己和爹住进了乡亲

们的牛棚。这时很多人才发现自己光着

脚，脚都肿了。乡亲们给大家煮了姜汤，

又烧了一锅锅热水洗脚，还找来一些鞋

子。朱永兰这次带了 3双鞋，见英莲和几

个人没有，就给了英莲一双。给刘秀生

时，刘秀生笑着说：你这是女人鞋，穿着大

家伙儿还不笑我？永兰道：这都啥时候

了，你还在乎这些？刘秀生看了看还在流

血的脚，就一把接了过来。可他穿了几

次，怎么也穿不进去，只得作罢了。

永兰向房东借了把剪子，回到牛棚

对朱寿全说：爹，把你身上的马褂脱下来

吧。朱寿全一时不知干什么，疑惑地看

着女儿。永兰说：好几个人没鞋了，剪几

块布给大家包脚，这布禁磨。朱寿全当

年在澡堂里给人搓澡，一个有钱的主顾

是他的常客，马褂是主顾送给他的。朱

寿全一直没舍得穿，这次他怕遇上大风

雪，觉得马褂压风就带了出来。听女儿

这样一说，他还有些不舍。永兰笑道：

爹，等咱们解放了，别说马褂啦，就是牛

褂也有的是。女儿一句话把朱寿全逗笑

了，他脱下马褂道：就是不舍得也得拿出

来，打老蒋事大，这算啥？吃饭的时候，

朱寿全从粮袋里摸出两个窝窝头给女

儿。永兰道：我这里有。朱寿全说：你袋

子里没几个了，我看你给刘秀生的袋子

偷偷塞了好几个。你自己也不能饿着肚

子不是？咱爷儿俩匀着吃。永兰听了，

“嗯”了一声，泪水一下子满了眼睛。

快到目的地了，大家的裤子被剐得破

烂不堪，有的裤腿还短了一截。朱永兰也

是一样，她要在树丛和冰河里指挥，还要

来来回回探路，两个棉裤腿都被树枝和锋

利的冰块剐没了，露着两条光溜溜的大

腿，站在冰天雪地里格外显眼。天刚亮，

车队终于到了目的地，恰遇上一辆军车拉

粮食，战士们都赶来帮着卸粮，有的还拿

来了棉衣和鞋子给民工穿。粮站里也有

医生护士，一个女护士看到永兰在寒风里

瑟瑟发抖的样子，又见她大腿内侧有血

迹，就赶忙脱下大衣给她穿在了身上。她

悄声问：妹妹，看你冻的，腿上还有血，是

受伤了吧？永兰摇摇头，脸腾地红了。护

士明白了，她双眼含泪，一下子把永兰拥

进了怀里，哽咽着说：妹子，你真是受苦

了！说完，她拉着永兰的手，把永兰推进

了驾驶室，接着很快找来一身棉衣和一双

鞋子，让她换上。民工们也穿上了棉衣，

正高兴地笑着。恰好陈毅司令员从这里

经过，他下了车快步走来，老远就喊：民工

同志们，你们好哇，你们辛苦喽！大家见

来了个大首长，都纷纷围了上来。陈毅握

着朱永兰的手道：你一个女娃子，可真是

不简单！要是到了队伍里，肯定也是个能

冲锋陷阵的花木兰。

淮海战役中，国民党 80万部队，解放

军 60 万 兵 马 ，可 最 终 国 民 党 以 失 败 告

终。在解放军的后面，还有 543万民工构

筑的强大补给线。正是因为这样，作战

官兵在壕沟里才吃上了热腾腾的饭菜。

淮海战役后，朱永兰在支前中荣立

了一等功，她的事迹至今还陈列在淮海

战役纪念馆。

推着小车去支前
■铁 流

为寻找一位八路军女战士的战斗踪

迹，我们特意来到了太行山区。女战士

叫黄君珏，又名黄维佑，是湖南湘潭人。

辽县麻田镇西山脚下，曾是八路军

总部所在地。在群山簇拥之间，有一座

“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这座由杨尚昆

题词的纪念碑上，镌刻着《新华日报》华

北分社在抗战时牺牲的 57 名烈士的英

雄名录，黄君珏名列其中。

1942年 5月，日军以 3万余人的兵力

对八路军总部麻田实施“铁壁合围”，企图

摧毁八路军总部。随总部机关活动、对外

称八路军教导大队的《新华日报》华北分

社的新闻战士们，也在敌人的包围圈内。

黄君珏时任《新华日报》华北分社总会计

兼管委会秘书主任等职。面对敌人残酷

的“扫荡”，报社分成若干个小分队与敌人

周旋。5月 27日，黄君珏带着 10多位战友

辗转来到辽县与涉县交界的庄子岭。

6 月 2 日清晨，鬼子“地毯式”搜索已

逼近她所在的临时驻地。在当地乡亲

们的帮助下，黄君珏与战友分别隐蔽在

几处天然崖洞里。黄君珏与两个女战

士藏到离崖顶最近的一个山洞，准备随

时掩护其他山洞的战友。

时近黄昏，狡猾的敌人似乎发现了

黄君珏隐蔽的山洞，用绳子捆着燃烧的

柴草从崖顶坠到洞口焚烧。黄君珏吩咐

两个战友，不管什么情况都要在洞中待

着。而她自己却冲出了山洞，躲在一块

巨石后面向敌人瞄准射击。当她用仅有

的 3 发子弹撂倒了两个敌人后，她自己

也身中数弹。借着火焰，她烧掉随身携

带的文件，砸烂了心爱的手枪，待敌人逼

近时，黄君珏高呼“打倒日本侵略者”，毅

然纵身跳下悬崖，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这一天，正是黄君珏 30岁的生日。

沿着山间小道，我找到黄君珏牺牲

的山洞，我分明看见黄君珏就屹立在崖

顶，白云萦绕在身旁，正听她述说着当

年的经历。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黄君珏，在长沙

明德中学就读时期就接受了共产主义

思想熏陶，毅然走进革命队伍。1930 年

初，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培养下，刚满

18 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黄君珏利用复

旦大学学生会委员身份，三次组织师生

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抗日、释放

被捕的复旦学生。

1933 年底，黄君珏参加了共产国际

远东情报局的秘密工作。她机智勇敢、

稳重可靠，深得总部器重。1935 年 5 月，

情报局两个工作人员被捕投敌，黄君珏

第一时间赶去南京，通知已打入国民党

内部的同志安全撤离，她却被捕入狱。

在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受审时，黄君珏又

将另一位被捕战友的“罪行”全部包揽到

自己身上，让其无罪释放。她却因此而

加重了“罪名”，被判有期徒刑 7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八路军武

汉 办 事 处 同 志 的 营 救 下 ，黄 君 珏 出 狱

了，又回到湘江岸边的长沙，开展抗日

救亡工作。

1938 年冬，党组织安排黄君珏和丈

夫王默馨一道去太行山区的晋东南抗

日根据地。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黄

君珏所在的《新华日报》华北分社长期

与八路军总部一起活动。在她与报社

战友的共同努力下，华北《新华日报》坚

持正常出版，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日军

民。报社除了坚持出报，还要经常背着

机器与敌人打游击。1942 年 3 月 2 日，

为了不影响工作，黄君珏含着热泪将刚

生下 3 天的儿子委托给乡亲代养，自己

潜心扑在工作中。从此，她再也没能见

到自己的儿子。3 个月后，英雄的母亲

走完了她选择的最后里程。为纪念爱

妻，黄君珏的丈夫王默馨给儿子取名黄

继维，意在继承黄君珏的遗志。

2015 年 8 月 24 日，民政部将黄君珏

列入 6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

录。今年 5 月，以黄君珏事迹为原型创

作的晋剧《战地黄花》获得中国戏剧表

演艺术最高奖——梅花奖提名。

我们在太行庄子岭寻找黄君珏的

踪迹，寻找用信仰和担当铸就的忠魂。

如今的庄子岭，已成为红色旅游风

景区。庄子岭深处，群山挺拔葱茏，高

标 准 的 公 路 四 通 八 达 ，再 没 有 战 火 硝

烟 ，再 没 有 流 血 牺 牲 ，也 无 须 披 荆 斩

棘。一条金光大道——新的征程，在我

的眼前由近至远延伸。

告 别 太 行 山 ，秋 天 离 我 们 愈 来 愈

近。不用多久，艳丽的金菊又将开满太

行山的千沟万壑。

战地黄花
■鄢德全

回望初心

幸福之根，复兴之源

就要出发了，林安康还站在那里出

神，连身边聚集了人都没有察觉。战友

们就这么静静地陪着他，陪着他看那

10 棵红柳。林安康胸前的大红花，在

风中不停地抖动着。

自驻扎在这片雪域高原，林安康看

得最多的就是这高得可以和月儿拉手、

同太阳并肩的大山。这里的土地，贫瘠

得连氧气都吃不饱。

去年 5 月，我跟随先遣分队前往海

拔 5000 多米的驻训点执行高原保障任

务，林安康作为驾驶员也随连队一同前

往。出发前，我担心他年龄小，加之高

原行车经验少会有畏惧心理，便想了一

肚子给他加油打气的话。当找到他时，

他的表现却让我始料未及。除了不停

地向我打听出发时间，他一直兴奋地向

我夸耀他那辆车的性能。

看着他孩子似的手舞足蹈，我鼻子

一酸，忍不住问：“高原美不美？”“美！

但就是没有绿色，没有绿色就像没有四

季。”说完，他龇着牙笑了，赤黑的脸膛

上，他的嘴唇青紫。

他说得对，这里似乎没有四季，四

季在这里被分割到了每一天。官兵们

身上的衣服，随着一天的时间而不停地

增减。但谁能想到，绿色就在那一天奇

迹般地长了出来。

那天在平整营区时，战士们突然发

现，土里有一片嫩芽！是红柳！前前后

后地数，总共 10 棵。不知是谁喊了一

声，大伙赶紧凑近了看，竟是从干枯的

红柳根儿上发出的芽。战士们已经顾

不上手里的活，有的跑回宿舍用脸盆接

水，有的忙着给嫩柳垒起土墙……

打那天起，这 10 棵红柳彻底打破

了战士们原本单一枯燥的日子。除了

每天的训练执勤外，一有时间，战士们

就自发地去看红柳。也不知道要看什

么，反正每个人每天都要去看，而且一

看就能看很久。战士们还从训练场捡

回野牦牛的粪撒在树坑里，好像长在树

坑里的不是红柳，而是战士们驻守高原

这些年错过的鸟语花香和蝉鸣蛙叫。

这 10 棵红柳的嫩芽不负众望，在

战士们每天不间断地注视和培育下，一

点点吸收着贫瘠的养分，一点点拼命地

长高长壮。

有一个周末，我看见有人在柳树旁

忙碌，走近了才发现是林安康。“中午的

太阳太毒了，我怕把小柳树晒坏了。”他

在一棵棵红柳周围插上胳膊粗的木头

棍子，又用防晒网围了起来。“这下有绿

色了吧？”我一边笑着打趣，一边帮他围

防晒网。“有了！有了！”他龇着牙，笑得

那么开心。

有人问过我，高原官兵离别时最舍

不得的是什么？对林安康来说，他最不

舍的应该就是这红柳吧。记得上个月，

他找到我，让我用相机帮他拍几张照

片，拍照的背景就选在那 10 棵红柳旁。

镜头前，林安康不停地变换着拍照姿

势，似乎要把红柳融入他的整个生命。

在送别的锣鼓声中，林安康乘坐的

那辆车缓缓驶出了营区。那 10 棵红柳

就像送别的战友一样，静静地站立在风

中，那摆动的枝叶就像兵们依依不舍的

心情，在风中使劲地摇摆着，摇摆着……

高原上的红柳

■李 江

海上的风（中国画） 张明川作

每次看见石榴开花，我便蓦然想到

他。

石榴花又开了，开得好旺盛，像朝

霞，像火！对，是燃烧着的火，这多像

他呀！

记得那天，他刚从医院回来，我搀

着他站在这棵石榴树下，他凝神地看着

满枝石榴花突然问我：“看，这石榴花像

什 么 ？”我 想 想 说 ：“ 像 木 棉 。”他 摇 摇

头。“像红云。”他又摇摇头说：“你看她

像不像火？我们也该像她这样，让生命

燃烧！”我惊呆了，这是平常那个笑话不

住口，甚至有几分“贫嘴”的老兵吗？

我现在还能想起那次训练，我的手

被剐伤了。看着血直冒，我的心在打

颤。他却在一旁，眼一瞥、嘴一咧地说

起了台词：“嘿，想当年我的腿中了弹，

没请医、没用药，等化了脓，穿根布条一

拉，弹头出来了，也不见得痛。你这个，

离心脏远着呢！”

我虽然很生气，却坚持着没下训练

场，因为我看过一部小说，里面是有这

么一个情节。

不料，他的腿倒真“遇难”了。那天

参加一个施工任务，高空中一个灰斗滑将

下来，他猛然冲过去用力一推，好几个新

兵脱险了，而他的裤腿上立刻洇出了血。

到底是比我勇敢，他竟没吭一声。

当我问他“痛不痛”时，他把嘴一咧：“废

话，你把腿砸断试试！”说罢叹了口气。这

是我第一次见他叹气，和他在一起两三

年，平时不管累得跟什么似的，他总是嘻

嘻哈哈的，而一到宿舍，他更是没个住嘴

的时候。虽说有的不是“正经”话，但全班

都爱听他的“单口相声”，尤其新同志，在

笑声中也顾不上腰酸腿疼闹情绪了。

他伤愈出院后就退伍了，那正是石

榴花绽放的时候。

我和他最后一次站在石榴树下，他

指着枝上问：“那粉红的是什么？”“是石

榴籽。”“我看倒像金丹。”我似乎明白了

他的意思，动情地说：“对，是金丹，那是

在炽烈的火中炼出的果实。”

他 满 意 地 笑 了 。 他 是 笑 着 离 开

的，他把欢乐留给了我们。但很久很

久，我一直觉得若有所失，总是情不自

禁地回想起他那粗犷的笑声。值得庆

幸的是，石榴花年复一年不倦地开放

着，这使我时时想起他，激励我像他那

样去生活。

现在，这里的石榴花又开了，不知

他那里是否也有这火一样的石榴花。

火一样的石榴花

■刘忠全

军营纪事

眺望，军人的情感故乡


